
我被老妈扫地出门了，理由是：走出卧室时先迈了左脚以及——25 岁，单身。

谭铅颐在公司大群公然挑衅我：

「哟？被赶出来了？我家宽敞，来试试？」

一小时后，我拖着行李箱站在他家门口。

试试就试试。

我和他打小不对付。

考试抢第一第二，大学竞争班委，毕业竞争优秀毕业生，工作了，还进了同一家公司，竞争销售总监。

我失败了，还被他反将一军，薪水减半。

要不是因为吃土，我说什么都不肯做寄人篱下的事。

门铃响过三声，门开了。

谭铅颐穿了身简单的白色 T 恤，松松垮垮地倚在门口，撑着胳膊拦下我，似笑非笑：「稀客啊，钱副总监。」

我扯起一抹微笑，亲亲热热地说：「应邀而来，多谢多谢。」

谭铅颐手撑着门口，完全没有要放我进去的意思。

「谭总监？」

「房租，押一付三。」他懒洋洋地嚼着口香糖，还是那副欠揍的死样。

即便如此，他的追求者，从办公室门口排到公司楼下。

年纪轻轻，招蜂引蝶。

我笑得更加灿烂，「哥哥……认识这么多年，别见外——」

「给钱。」谭铅颐挑眉打断我，用他一贯撩人的语气说，「哥哥就让你进去。」

行李箱的把手发出危险的咯吱声，如果能捏动，大概早就变型了。

我嘴角抽了抽，打开手机扫码。

叮！

电梯响了。

我和谭铅颐同时扭头看向电梯口。

一个高个金发美女风姿绰约地走出电梯，在看见我和谭铅颐的那一刻，眉毛倒竖，着急忙慌走过来。

这下轮到谭铅颐慌了，他一把拽住我，「进去给！」

我往回一抽，笑眯眯道：「别呀，我怎么好意思呢。」



谭铅颐挂着「和蔼」的微笑，「钱副总监赏脸，别给我使绊子。」

这人是他前任——欧阳佳人，当年谭铅颐为她要死要活，大半夜不睡觉翻墙出去，被学校抓了给处分。

托这位美女的福，我拿到了一等奖学金。

「谭铅颐！你和她什么关系！」欧阳佳人扑闪着 11 公分的睫毛，难以置信地跺着脚跟。

「佳人，我和她——」

「金钱关系。」在谭铅颐见鬼的目光里，我温温和和地朝佳人伸出手，「你好，我叫钱溪。」

「你闭嘴！」谭铅颐板着脸，一下子把我推进屋里去，砰关上了门。

我一脸茫然地听着外面佳人「我要复合」的怒吼，和谭铅颐低声下气的「不可能」，转头开始默默收拾行李。

把握一切机会是我的行业准则。

他们来回拉扯了将近半小时。

门开了，谭铅颐喘着气，英俊的脸挂着「老子心情很不好」几个字。

我穿着围裙，举止得体地对他笑了笑，

「谭总监，饭已经好了，先喝汤还是先吃菜？」

谭铅颐的目光把我从头看到尾，慢吞吞移开目光，

「对了，记得把哥哥从黑名单拉出来。」

昨天得知谭铅颐升职，我刚把他拉黑。

后来我在公司大群问房屋出租的事，他在大群公然挑衅，这才有这么一出。

「我住哪儿？」

谭铅颐随手一指，「一间向阳，一间背阴，向阳比背阴贵三千。」

我觉得他不做人了。

「谭总监很缺钱吗？」

谭铅颐嘴角微微挑起，「不缺，单纯欺负你。」

我头也不抬，朝他碗里丢了块肉少得可怜的排骨，

「虎落平阳被犬欺，正常，哥哥，多啃点骨头。」

他比我大三个月，从小和我在一个大院长大。

叔叔给他起名的时候，简单又粗暴：谭铅颐——谈钱易。

我爸妈想起得有文化一点，叫钱溪。



结果这个名字，成了我从业后最大的隐痛——钱稀。

每次谭铅颐被我惹毛的时候，他就会微笑着，和蔼地叫出我的名字：

「钱溪，我是你房东。」

我擦了擦手，「是啊，不仅是房东，还是我顶头上司，我会尊敬您的。」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是我老妈打来的。

「喂，妈妈！」我语气亲热，「我能回去了吗——」

「明天出去相亲，一天相不到男朋友，就别回来。」

我妈喊得很大声，对面的谭铅颐笑出了声。

我妈一顿，「谁在笑？男人？」

谭铅颐扬声说：「阿姨，是我，小颐。」

我妈仿佛看见了光，「快！把电话给他，妈妈跟他聊！」

「别了吧……」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硬着头皮，把电话递给谭铅颐。

烦得很，他在我爸妈心里，是说一不二的女婿人选。

谭铅颐接过电话，一边笑着看我，一边聊天：

「阿姨，嗯，她暂时住我家，相亲啊……我盯着她去，一天三个是吧？好，记住了，完不成任务跟您汇报，您放心。」

然后，我妈挂了电话。

「一天三个，你自己去相。」

谭铅颐拿捏了我的把柄，不紧不慢地说：

「可以啊，五百一天，九千包月，长期合作。」

「谭总监，您穷疯了吧？」

谭铅颐起身，端着盘子往厨房走，「你做菜，我洗碗，我可不占你便宜。」

我在他家住下来，选了朝阳的屋子，跟谭某人仅一墙之隔。

刚安顿好，谭铅颐给我打电话了。

「钱溪，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我挂断了电话。

他又打过来，「对你上司尊敬点。」

我温柔回道：「晚安，谭总监。」

挂断电话，他终于消停了，段庭，我的下属给我发来消息：

「溪姐，那个项目，还抢吗？谭哥升任总监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

「抢，老板说过，各凭本事，不禁止内斗。」

「啧啧，溪姐，您瞧着温温柔柔的，办起事来真是毫不留情啊。谭哥明天知道，不得气炸？」

第二天早上，谭铅颐把我堵在厕所门口，笑得危险，「你把我项目抢了？」

「有来有往呀。」上次他这么干，我差点把他办公室掀了。

谭铅颐冷笑，「你知不知道对方的脾气？喝酒你喝得过他？就你这身量，几斤几两自己不知道？」

「怎么？您心疼？」

「是，心疼。」谭铅颐吊儿郎当地笑着看我，「万一倒了下属，可没人给我干活。」

我看了看时间，「要迟到了，让让。」

谭铅颐在后面提醒，「三场相亲，中午一个晚上俩，可别忘了。」

谭铅颐上任，开了一个小时的会，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颇为符合他雷厉风行的作风。

到了中午，我一脸茫然地看着谭铅颐坐我相亲对象旁边，和他亲热地称兄道弟。

相亲对象问我：「钱小姐，您贵庚啊？」

谭铅颐说：「小着呢，温柔体贴，小鸟依人，从不动手。」

他真说对了，我习惯温声细语地说话，一般有仇都是背后捅刀子。

相亲对象如获至宝，「噢！性格好！样貌好！」

「会挣钱。」谭铅颐补充道，「黏人。」

相亲对象就差鼓掌了，「好，好，我喜欢这样的。」

谭铅颐画风一转，

「您做个自我介绍吧，标准参考我，帅，会哄女生，有责任感，有房有车有存款。」

相亲对象愣住了，他在我和谭铅颐之间来回看，最后客客气气地问：

「请问两位是……什么关系？」

我：「同事。」



谭铅颐：「前任。」

几分钟后，相亲对象暴跳如雷地冲出餐厅：

「带前任相亲，就没见过这么奇葩的女人！」

服务员过来犹豫问：「菜还……上吗？」

谭铅颐说：「上。」

看着满桌子他爱吃的菜，我疑惑了，「你……蹭吃蹭喝来了吧？」

怪不得，我看他，吃了好几天盒饭。

原来是，真没钱了啊！

谭铅颐往我碗里塞肉，「我替你解决了麻烦，你得请我。」

「你气跑我相亲对象，我还没骂你呢。」

「他哪里想找对象啊，他分明想找个保姆。钱副总监，我这叫体恤下属。」

「体恤下属，就是吃软饭？」

谭铅颐稳坐钓鱼台，「吃几天怎么了。」

「你钱都干吗去了？」我问他，「不会给佳人了吧？」

谭铅颐把牛排往前一推：「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得，当我没说。

他跟佳人那段往事，除了我没几个人知道。

处了几年，说分就分，谭铅颐虽然对她有点耐心，但咬死不复合，谁知道呢？

说不定受了情伤，表面风光，夜晚一个人在被子里偷偷哭。

「晚上我不去相亲了啊，有饭局。」我说。

谭铅颐放下手机看我，「那个项目我劝你不要去，你身体不好。」

年尾最后一单，不拼一下怎么行？

攒够全款，就能买个房子了，再也不用受我妈逼迫出来相亲。

自由在向我招手。

晚上，我准时到达包房。段庭站在门口：

「溪姐，我叫了几个能喝的，保准给他灌趴下！您悠着点，别亲自上。」

寇文权，被业内称为酒神，可没那么容易灌醉。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从前只是听说，如今亲眼看见了。

刚进屋，寇文权对着我客客气气道：

「哟，钱小姐还是个大美人呢！这生意还用谈吗？」

我掏出合同，「寇总，不谈直接签，也可以啊。」

寇文权啧了一声，老奸巨猾道：

「钱小姐的优势，在座有目共睹。应该怎么做，不用我提醒了吧？」

旁边的座位还空着，寇文权主动拉开。

段庭脸色都变了，往后拉我，「溪姐。」

我笑了笑，「瞧您说的，拼酒嘛，早有耳闻。」

于是挣开段庭，坐在寇文权旁边。

寇文权一愣，笑容更灿烂了，

「你那些带来的帮手，可不兴用啊，拿点诚意出来。」

「自然。」

谈生意嘛，总过不了这一关。

酒过三巡，手机嗡嗡响。

我看着「狗贼」两个字，淡定地摁掉了电话。

寇文权开始凑过来，「钱小姐有男朋友了？」

「有了。」我向后拉开距离，揣测他醉酒的程度，「寇总，合同——」

「哎，酒场不谈生意，谈风月……」

手机又震动起来，我深吸一口气，在寇文权的注视中，接起电话。

「钱溪，哪个屋？」

我眼疾手快地握住寇文权伸向大腿的手，和善地晃了晃，像握手一样，顺便报出房间号。

几分钟后，门被推开。

谭铅颐高挑的身影在门口一站，眼神扫过全场，目光落下我和寇文权握在一起的手，了然挑眉，毫无违和感地跟众人
打了个招呼。

随后自然地挤到我和寇文权中间，将他的手抠出来，握在自己手里：

「寇总，我是她上司，她都跟您握手了，我不握一个说不过去。」

寇文权笑容一僵，很快不动神色的遮掩过去，



「哟，上司亲力亲为，可不多见了。」

谭铅颐扭头凶我：「没眼力见的，总监来了，赶紧腾地方，哪凉快待哪去。」

我起身的时候，脑子昏昏沉沉，状态已经不好，段庭一把托住我，

「溪姐，我扶你出去醒醒酒。」

「不，我坐旁边，盯着单子谈成。」

「谭哥来了，总不会出差错。」

那边寇文权与谭铅颐交谈甚欢，寇文权喝高兴了，揽着谭铅颐说：

「你们家钱小姐啊，是真能喝，也会说话，脑子灵光，一点就透，你要是不来，我也签。」

谭铅颐笑了笑，「寇总也说了，是我们家的，不得护着？」

寇文权听完，看了半天，似乎明白了什么，哈哈大笑，

「我当谭总监火急火燎来是为了什么，哎呀，误会误会……我不做强买强卖的生意，你家给的条件好，照样能谈。」

坐地起价！

我死死攥紧手，段庭急忙压住我：「溪姐，溪姐！别冲动！」

我怎么能不冲动！

谈妥的条件被推翻，我举着酒杯，刚站起来，谭铅颐与寇文权一番耳语，笑着说：「好，我答应。」

「谭铅颐！」

谭铅颐给段庭使了个眼色，段庭捂着我嘴就往外拖。

「你放开我！我和他们公司拉扯多久！凭他几句话，满盘皆输！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溪姐！消消气消消气啊！」

「谭铅颐他——」

砰，门从里面打开，谭铅颐冷着脸出来，一把扛起我，说：「段庭，叫车！」

「哎！好！」

我眼前晕晕乎乎，又被他这么扛着，第一次失态大叫：「谭铅颐！你敢断我财路！」

他把我摁进出租车，自己压着我迈下车的腿坐上来，砰关上门。

「断你什么财路！那种脏钱你也挣！」

我气疯了，抓住他领带，拽过来死死盯住他，「我不是叫你来砸场子的！」

谭铅颐气笑了，「那你叫我干什么？等他把脏手放你大腿上，我站旁边喊加油？」



「狗贼！」我骂完，没出息地哭出来，「我谈一单子不容易……」

「女朋友醉了？」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看我，「哄哄吧，对了，给你塑料袋。」

谭铅颐笑笑，「不好意思啊，麻烦慢点开，酒喝多了。」

我一劲儿往谭铅颐身上凑，他抓住我的手腕，「钱溪，你干吗呢！非礼勿摸啊！」

我一脸痛苦，「想吐！我不能吐车里！」

谭铅颐脸色大变，「那你也不能吐我身上啊！停车！快停车！」

我蹲在马路牙子边，吐得胆汁都出来了。

由于失去平衡，跪在了石子路上，膝盖血呼啦地破了皮。

谭铅颐黑着脸，蹲在旁边，递卫生纸和矿泉水。

「不能喝你逞什么强？」

我吐出一口水，谭铅颐那张俊脸在眼前晃来晃去，我难得认真地跟他说：

「我想让他们知道，女人也可以，别人拿不下的单子，我能拿；别人搞不定的事，我来搞定。美貌是我的优势，却不
能是我的本事。」

我指指脑袋，「我的本事在这里！」

然后又拽起掉了扣子的衬衣，往外扯：「不是在这里，懂吗？」

谭铅颐按住我的手腕，

「钱溪！你疯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流氓！别扯了！听话！松手！」

我眯着眼，「你敢说我挣脏钱？我特么要是挣脏钱，我就——我就——脱给你看——」

谭铅颐抱着我，急赤白咧：「别扯祖宗！你这样被人拍下来，我就真说不清了！」

我被他连拖带抱送回了家。

他把我放下，起身时，被我一把拉住领带，扯回来，跌在床上。

「钱溪，松手。」他无奈地劝我。

我压着他，醉醺醺地问：「你说我是你女朋友，几个意思？」

谭铅颐也不挣扎了，转而解自己领带，

「我啊，对你爱得深沉，明白了吗？钱副总监。」

我维持着这个姿势，红了眼眶，哇地哭出来。

谭铅颐的动作一顿，「怎么了？」

「谭铅颐。」



「嗯。」他眼神有点认真。

「我要搬出去，今晚就走。」

「很晚了。」

「晚了好啊，找个男朋友过夜。」

谭铅颐眯了眯眼，「钱溪，你耍酒疯就耍酒疯，浪起来没边了是吧？」

我不听他说话，起身歪歪斜斜就走。

「钱溪！」

「别叫我，小溪小溪，不浪怎么叫溪！」

谭铅颐猛地拽住我，重新扔回床上，「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恼了，脱口而出：「淦你！」

话一出，室内顿时安静下来。

谭铅颐胸膛一起一伏，紧绷的肌肉顶着我生疼。

「你再说一遍？」他一字一句，咬着牙，慢慢问。

我被他激起了斗志，昂首冷笑：「淦——你——」

谭铅颐低头啃在我锁骨上，脖子上，最后是嘴。

他突然想起什么，提着我的腰拎到浴室，打开花洒，「刷牙！」

温热的水将我浇透，谭铅颐浑身都湿了，衬衣之下，是蓬勃旺盛的肌肉，肩宽窄腰，身材不错。

他捏了牙刷过来，「张嘴，含住。」

我猝不及防，被抹了满嘴的牙膏，站在喷头下，一脸憋屈地刷牙。

这算什么？

谭铅颐一脸淡定地脱衣服，看了我一眼，「满意吗？」

我有点后悔了，背过去匆匆漱口，然后灰溜溜地往门口走。

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搂住我，拉回去，撞在他身上。

「你想去哪？」谭铅颐的声音很好听，尤其在混音效果的浴室里，禁欲又诱人，「钱副总监一向言出必行，我等着
呢。」

「谭铅颐，这算什么？419 吗？」

身后久久没说话，只有浴室刷刷的水声。

半晌，谭铅颐的话像从嘴里挤出来：



「你怎么不说潜规则呢？我一表人才！我玉树临风！我图什么！图你将来拿着今晚的事威胁我！图你举报到老板面
前，好革我的职！」

「钱溪！你就是朵带刺的玫瑰！想弄死我易如反掌！你竟然怕我渣你？！我才怕好吗！」

我说：「有前女友的可不是我。」

他一本正经地解释：「我跟她分了，没劈腿，没出轨，和平分手。」

「前几天还来找过你。」

谭铅颐一滞，「我冤枉！她欠了一屁股债！来借钱的！」

「你还借给她！」

谭铅颐砰摁停了水龙头，「我也没钱啊！」

「那你钱干吗去了？」

谭铅颐烦躁地抹了把脸，

「买房了，卡里就……300，今晚打车，还剩 50。我后半个月吃土，你养吗？」

我盯着他那张俊脸默默看了一会儿，扭头就走。

谭铅颐拉着我，「钱溪，你不是要睡我吗？你倒是睡啊！」

「我困了！」

「你先睡完！你看看我！」

……

第二天一早，我在被窝里，发现了一丝不挂的谭铅颐。

身上密密麻麻全是抓痕，像被猫挠了似的。

而我，也没好到哪去，腰酸背痛。

他早就醒了，支着头看我，笑眯眯道：「早啊，女朋友。」

我愣了一会儿，啪，打在他脸上。

禽兽。

从那天起，谭铅颐和我的地下恋情就开始了，但斗了二十多年，死性不改。

谭铅颐的钢笔在纸上打了大大的叉，「钱副总监，你这个方案，我没法通过。」

「为什么？」我温柔似水地看着他。

谭铅颐轻咳一声，一向对此免疫的他避开目光，冷淡道：

「太理想化了，产品不符合市场，建议你多去调研调研。」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做了充分准备。」

「恕我直言，没看出来。」谭铅颐拒绝让步。

我盯着他，突然说：「我觉得你在公报私仇。」

谭铅颐笑了笑，明媚笑容晃眼，

「我对你，只有徇私枉法，没有公报私仇。换做别人拿着方案进来，我已经开骂了。」

「我只想请你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个方案，不夹杂私人感情的。」

谭铅颐顿了一会儿，说：「意见我会写给你。」

「好，谢谢。」

刚出办公室，我收到了谭铅颐的微信：「亲爱的，中午想吃什么？」

我没好气地回：「喝西北风。」

那头没了消息，下午，谭铅颐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写满了修改意见。

下午太忙，事情就拖到了晚上，我戴着眼镜，坐在家里改。

谭铅颐凑过来，挠挠我下巴，「美女，还忙呢？」

我推开他，「嗯，改方案。」

公私分明，是我一贯准则。

谭铅颐递了杯热牛奶给我，「本月业绩领先了，钱副总监，歇歇吧。」

「好，马上。」

谭铅颐看起来不靠谱，但却有真本事，我嘴上骂，可工作的事，该听还得听。

到了九点，谭铅颐再也忍不住了，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你好香，今天喷了什么香水？在办公室就想吻你。」

「没有，洗发水的味道吧。」

谭铅颐低低唤了句：「老婆……该睡了。」

我笑眯眯地看着他：「哥哥，我觉得你在阻碍我的工作。」

下一秒，谭铅颐就像被人灌了兴奋剂，扛起我就往屋里走。

「喂！你个禽兽——」

「你戴着眼镜喊我的样子，真性感。」他两三下就剥了个干净，「在公司的时候，不许这么喊，知道吗？」

「哦……这么喊，对我百依百顺吗？」



谭铅颐在我嘴上亲了一口，轻轻地呢喃：「百依百顺，方案替你写，业绩都归你。」

「情根深种啊……总监的位子呢？」

谭铅颐笑了，「干脆把打下的江山都给你得了，贪得无厌。」

情到正浓，有人按了门铃。

谭铅颐装没听见，「宝贝，继续。」

「谭铅颐！谭铅颐！你开门！」

谭铅颐脸都黑了，一听就知道是佳人。

我慢悠悠拢上浴袍，坐起来，扎好头发，「去吧。」

谭铅颐深吸一口气，猛地冲出去。

然后门外又吵起来了，门被凿得咣咣作响。

「复合吧！」

「我说了很多遍！我们性格不合，以后别来了！」

「我没钱啊！」佳人嚷嚷。

「难道我有钱？！」谭铅颐叫屈，「老子都沦落到吃软饭了！你指望我！咱俩谁比谁好啊？你借我点？」

啪！

清脆的耳光响起。

佳人抽抽搭搭，「你混蛋！」

谭铅颐不甘示弱，「睡了你才是混蛋！老子就拉过一次手！还被你爸拎着酒瓶打，你好意思！」

「我认识那个女人！你们公司的！你不分手我就去闹！」

「你敢！」

我叹了口气，听着门口菜鸡互啄，好一会儿才没了动静。

谭铅颐顶着巴掌印回来了，关上门，凑过来，「媳妇，疼啊……」

「你活该……」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从冰箱里抽出冰块给他敷在脸上，「眼光够差的。」

谭铅颐连我的手一起摁在脸上，

「我没跟她好多久，她爸是酒鬼，欠了赌债，我一开始给过她钱，后来有天晚上接到电话，她被扣了，才知道，她跟
她爸一样。之后……就分了……」

「就是你连夜翻墙那次？」

谭铅颐嗯了一声，「我俩在警察局门口分的。这事丢人，我就没好意思说。」



「合着你大学蹭我饭，就是为了给她还债？」

谭铅颐不说话了，一副我做错了，我认罚的态度。

说不生气是假的，回到卧室，谭铅颐半裸着跟进来。

我心跳慢了半拍，红着脸推他：「你干什么？出去！生气呢！」

谭铅颐不肯走，「我以色侍人，吃软饭啊。」

「……」

这天晚上，谭铅颐格外卖力，明明我上一刻还小声骂他，下一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是被谭铅颐从被窝里拖出来的。

「媳妇，要迟到了。」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昨晚快到天亮，这才几个小时？

「几点了？」我哼唧一声，懒得动。

「7 点 40。」

我惊得魂飞天外，大喊一声：「我的全勤！」

10 分钟后，我衣衫整齐地坐进谭铅颐车里，疑惑地看着谭铅颐一身运动休闲装，「你忘换衣服了。」

他发动了车子，神清气爽地笑笑，「乖，再睡会儿，到了喊你。」

几分钟后，我站在办公室，看着一群穿运动装的员工陷入了沉思。

打开手机，高管群里，老板于昨晚 10 点发了通知：

「家人们！明天下班冬雪湖团建！两天一夜，记得带好换洗衣物！」

下面紧接第一条是谭铅颐的回复：「收到。」

10 点他在干什么？

哦，辛勤耕耘。

我走进办公室，把谭铅颐拉黑了。

开会时，老板和蔼可亲地问我：「小钱啊，你就穿这个去？」

我笑着回：「没有运动装，就这样吧。」

为了团建，公司包了辆大巴。

我和谭铅颐同时走到车门口，众人立刻让出一片空地，仿佛我和他对视，能产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谭铅颐笑着后退半步，「女士优先。」



我也没客气，上车后坐在前排，谭铅颐上来，坐到了我后面。

很快人叽叽喳喳填满了车厢。

段庭和谭铅颐挨着，突然惊叫一声，「总监，你脖子上是什么？」

我正在喝水，突然呛了口，猛烈地咳嗽起来。

只听谭铅颐淡定地说：「哦，女朋友干的。」

车里炸了锅，「总监什么时候谈女朋友了？」

「前几天。」

于是，车里开始了长达十几分钟的访谈节目。

「总监和女朋友谁做饭啊？」

「她做，我洗碗。」

「会吵架吗？」

「偶尔，我认输比较多。」

「认识多久了？」

「青梅竹马。」

段庭跟着起哄，站起来扒着座跟我说：「溪姐！你也要加油啊！」

「我有对象了。」我说。

这次车里彻底掀翻了天。

老板激动得老脸通红，「哎呀呀！发红包！你俩一人一个！真是双喜临门啊！哈哈哈！」

段庭不依不饶，「长什么样啊？」

「一般人，一个鼻子俩眼，狗脾气，烦人。」

段庭小心翼翼地看了谭铅颐一眼，说：「这……怎么像说仇人似的……」

路程没多远，谈话意犹未尽，就到了目的地。

冬雪湖的旅客不多，临湖是一片森林，一排别墅。

我下了车，晚上凉风吹来，不禁打了个哆嗦。

谭铅颐趁众人不注意，给我披了件外套，说：「气消了吗？把我放出来吧。」

段庭看见我俩，慌慌张张地站在中间隔开，「二位大佬！公司团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嘛！」

被人打断，谭铅颐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双手插兜，悠哉悠哉往别墅区去了。



「谭哥不会生气了吧？」

我哼了一声，丢下可怜的段庭，也走了。

今晚要在别墅外烧烤，众人准备了食材，还准备了娱乐项目。

真心话大冒险必不可少。

其中以我和谭铅颐被转到的频率最高。

他们都想从我和他嘴里搞点八卦出来，我俩酒没少喝，真心话没被套出多少。

最后，谭铅颐选了大冒险。

场面顿时冷住。

毕竟一个有对象的冷面大佬，没人敢得罪。

老板笑呵呵地指指我，「他俩不对付，让他俩去捡柴火！手拉手回来！」

「老板！人家都有家室啦！」员工们抱怨。

老板一拍脑门，「是……喝糊涂了……那换一个……」

「不用换。」谭铅颐笑着站起来，「我敢，钱副总监敢不敢？」

无处不战场。

段庭窃窃私语：「这突如其开的火药味怎么回事？溪姐冲！输人不输阵！」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跟着起身，在众人的目光里，我和谭铅颐恶狠狠地牵住了手。

「你看他俩，哈哈哈有感情才见鬼呢！」老板拍桌子说，「他俩要是好上了，我把公司给他们！」

「老板！我和谭哥好，你把公司给我啊！」

「去去去，少贫！」

谭铅颐和我拉着手往林子那头走去，刚走出别人的视线，他便猛地将我压在墙上，低头吻住。

他额头抵着我，低声道：「媳妇，把我放出来！」

「你想得美！」

「那就继续亲，亲到你同意为止！」

不远处就是员工们的欢声笑语，只要有人转个弯，就能看见谭铅颐把我堵在角落，吻得难舍难分。

「还有人呢！你疯了！」

谭铅颐呼吸急促，手慢慢下滑，「媳妇，职业装还没试过呢……我想……」

「你不要脸！」我捂着他的嘴，以免他说出更多虎狼之词，「这才几个小时？」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12 小时 49 分。」

「……」

半个小时后，我和谭铅颐抱着一捆树枝回来了。

他臭着脸，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

我若无其事地坐下，「继续啊。」

段庭怼怼我，「溪姐赢了？」

「算是吧。」

到了 10 点左右，大家开始自己找房间。

老板过于豪气，包下了几栋别墅。

我和谭铅颐作为公司高管，被礼让到了顶层的两间，住对门。

房间很宽敞，只是我没换洗的衣服，原本打算洗洗直接睡，有人来敲门。

我一开门，谭铅颐挤进来，手里拎着一包东西。

「媳妇，我给你带了，你去洗吧。」

面对他纯良无害的笑容，我心想：还算他有良心。

然而，当我裹着浴巾出来，看到床上摊开的布料极少的睡衣时，默默收回这句话。

谭铅颐是这世界上最狗的禽兽。

我说的。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借口感冒，在房间里躺了一天。

谭铅颐则是扭了腰，真真正正地躺了一天。

趁着大家不在，我幸灾乐祸地坐在他床边取笑：「谭总监，宝刀已老，多喝点枸杞吧。」

谭铅颐冷着脸，「钱溪，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叫你下不来床。」

话落，门口啪一声，茶壶碎了。

段庭站在门框那，后面跟着老板，以及……很多来探病的员工。

我老板踉跄几步，失声道：「我公司绝可不能给这俩禽兽！」

我和谭铅颐的事曝光了。

老板回去痛定思痛，发了一条通知：

「本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谭铅颐、钱溪违反公司规定，扣一个月工资！以儆效尤！」



段庭笑喷了，「溪姐！这哪是惩戒啊？这不官宣吗？警告那群小姑娘少动些歪脑筋，总监名草有主了。」

当天会议，我就跟谭铅颐吵起来了。

老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钱溪啊，你要虚心！别跟上司对着干——」

「她只是意见与我不同，有什么问题吗？」谭铅颐冷冷瞥了老板一眼，老板噤声了。

过会儿又说：「铅颐啊，你总跟老婆吵吵——」

「老板，职场无朋友，我不是他老婆。」

老板又噤声了。

后来，他暴跳如雷，宣布我和谭铅颐一人扣半个月工资后，匆匆离开了会议室。

谭铅颐穷得响叮当，厚着脸皮天天跟我去食堂。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他吃软饭，食堂阿姨都给他多盛几勺。

刚出食堂，不速之客登门了。

佳人踩着高跷，抓住段庭嚷嚷：「你要曝光谭铅颐的丑事！」

我和谭铅颐刚从餐厅出来，同行还有好多同事，她一嚷嚷，都来了兴趣，呼啦围过去。

佳人抱臂，无比自信地说：「他和你们公司钱溪谈地下恋情！我看你们公司公告了！禁止的！」

众人一阵沉默。

「你们不惊讶吗？」

段庭慢吞吞道：「呃，说实话，我挺磕他俩 CP 的。我画了漫画，有人买吗？」

「有！」

「有写小说的吗？」

「我会！」

「你们公司有病吧！」佳人大怒。

段庭百忙之中招呼保安：「大叔，神经病，架出去，谢谢！」

后来，谭铅颐的新房装修好，搬家了。

原先房子一卖，升值不少。

我妈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相亲怎么样了？」

「还行啊，谈着呢。」



「谁？长什么样？家哪的？」

我看着远处忙里忙外的谭铅颐，说：「他爸妈就在你隔壁，有兴趣可以聊聊。」

几秒钟后，传来我妈兴奋的尖叫，「老谭啊，你儿子跟我闺女搞对象呢！」

「谈什么对象！我把那臭小子叫回来！结婚！」

当天晚上，谭铅颐被一群长辈围住，开始审问。

「什么时候的事？」

他叹了口气，「没多久，我和钱溪不想那么早结婚，需要磨合磨合。」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的？」

谭铅颐顿住了，看了我一眼，耳根子发红，「初中……」

我愣住了，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眼见他偷偷瞥了他爸一眼，「您要是不打我，我就实话实说，还早点……幼儿园。」

他爸真追着他打，边打边说：「你喜欢不早下手！你跟人处什么对象！你个混球！找打的东西！」

谭铅颐躲在我身后，「当时她喜欢人学生会长！我也不能单着呀！就……试试……这不是……责任感太强了……佳人遇上
那些事，我不得管管呀……」

我听着学生会长四个字，陷入了沉思。

大学的记忆过于遥远，似乎有个男生追过我，我尝试跟他在一起，但最终也没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他把我当成了兄弟，一起备战考研，他考上了，我没有。

我和谭铅颐都没正儿八经谈过恋爱，所以相处模式一直很幼稚，在多年的吵闹之下，爱情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事情过了明面，一切就很顺利了。

同居习惯了，也不想改。

一开始还分两间房，后来谭铅颐干脆搬过来，白天在公司不做人，晚上回家继续不做人。

他如今只纠结一件事：学生会长。

因为「学生会长」结婚了，请我参加婚宴。

谭铅颐盯着屏幕，直皱眉，「你坐哪，前任席？那我坐哪？」

「人家没请你啊。」

「我是你未婚夫，要么一起去，要么都不去。」

我本来也没打算去，给新人发了个红包随份子。

当天晚上，就看见谭铅颐一脸严肃地坐床边等着我。



「怎么了？」

我随意抓了抓头发，被他拉过去，抱住。

「咱们结婚吧。」

说完，无名指上突然多了个鸽子蛋。

这个粗暴的求婚弄得我猝不及防。

等我回过神来，谭铅颐已经拍完照片发朋友圈了，并公然艾特老板：「发红包，谢谢！」

段庭第一个回复：「好事将近？我 CP 成了！？二位大佬求关照！」

之后公司的员工纷纷发来嘱咐。

我和「学生会长」的聊天记录还是几个小时前，他又把钱转回来：「同喜同喜，新婚快乐！」

我意识到不对，忙打开朋友圈，谭铅颐连我的也帮忙发了：「我终于嫁出去了。」

谭铅颐刚洗完澡，「媳妇，你看我腹肌又多了——」

我一把推他出卧室：「滚去睡书房。」

谭铅颐老实了很久，开始一本正经地盼着结婚。

方案也不搞了，策划也不看了，忙着定场地。

那天段庭开会时问：「谭哥，你觉得怎么样？」

谭铅颐深思熟虑后，说：「我觉得西式不错，但我个人倾向于中式。」

众人：「？？？」

「当然，要以钱副总监的意见为准，她满意就好。」

我：「……」

有人说，谭铅颐这人，吊儿郎当，肯定是个花心大萝卜。

这家伙就佳人一个前女友，前不久她还被债主追着要债，逃去了南方，后来再也没见过。

谭铅颐结了婚，依旧嘴贫，但半夜能随时爬起来给我下楼买卫生巾和红糖。

好几次，员工撞见他穿着睡衣，脚踩拖鞋，在小区楼下跟卖菜阿姨讨价还价，还拍了发到公司大群。

照片里，谭铅颐不再光鲜，反而多了份朴实无华的烟火气，一种另类的帅气。

小姑娘们尖叫：「神仙爱情！谭哥落入凡尘了！」

「谭哥带婚戒的样子很帅！」

后来，在我和谭铅颐联手做了一个大单子后，老板取消了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反而贴了一个结婚墙。



至今，结婚墙上还留有我和谭铅颐的字迹。

他/她对你说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押一付三，先交钱。

他：我愿意。

在「我愿意」三个字下面，盖住了他最初写完还没来得及公开的俩字：睡你。

为此，谭铅颐挨了顿揍，并发誓把最甜蜜的俩字藏在心底，再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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